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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06年以降，我們經常聽到一種關於
「香港電影已死」，香港電影「已完成歷史使
命」之類的說法，而論者羅列支持立論的說
法，自然是港產片減產，台前幕後青黃不
接，合拍片當道，香港電影人要適應內地市
場和審查制度，不得不放棄本身特色等等。

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現象，打落水狗實在
太易了。把表面、直接看到的情況鋪述一
次，順勢作出悲觀或消極的結論，當你覺得
有點不對勁，表示異議的時候，便說現實不
隨主觀意志轉移，論者不應感情用事，香港
電影沒有了也無所謂可惜不可惜。

好像客觀、中立、理性，實則只是無感、

冷酷及缺乏宏觀角度和洞見。
香港電影以至香港文化的特色，有目共

睹，經數十年而發展出種種其他地方找不到
的元素，我們甚至可以歸之於某種主體性。
可是，便是有太多人不喜歡確立香港也有主
體，甚至害怕提出香港的主體性，因而不斷
以融合、歸化，「香港性之終結」來掩蓋本
土意識的雄飛。

為甚麼呢？難道因為主體意味獨立，意味
自主，引伸為可能不聽話，有自己意志便不
利管治？

這種擔憂當然是多餘的。任何有自信和能
力的父母都不會害怕兒女反叛自己，自我成

長固然需要反叛，更重要的，是有效管治其
實更需要被統治者自主發展以配合。

何況，香港電影以至香港文化的主體性，說
到底是一種無固定主體的主體性。以往所謂雜
種文化、東西文化之結合各色提法，都指向一
個開放多元的架構，而這兩年香港電影人在內
地的轉進，於合拍片成功注入港味（兩集《竊
聽風雲》、《春嬌與志明》和《桃姐》是上佳
例子），正好表示自然融合本便包含在那開放
的主體結構之中，不用否定主體亦可解釋香港
電影和在文化回歸以後的發展。

與其說死亡了又再重生，不如說進入另一
個階段，中間有免不了的過渡與陣痛。

文：梁小島

文：朗天

感官失樂園

新碟上架新碟上架 文：勇先

《中國超人》
─消失了的想像空間

為甚麼我們這樣害怕主體性？

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將於6月29日開幕，7
月21日閉幕。前後長達近一個月的電影節，向
來是推動台灣本土創作的平台。

「台北電影節」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其鼓
勵台灣本地影視創作的「台灣電影獎」，不論劇
情長片、短片、紀錄片、動畫等，均有機會獲
得「百萬首獎」。過往的得獎作品有紀錄片（如
陳碩儀的《在山上下不來》、吳汰紝的《再會吧
1999》、顏蘭權與莊益增的《無米樂》、黃信堯
的《沉沒之島》），有短片（如黃銘正的《城市
飛行》、侯季然的《星辰15749001》），有動畫

（如史筱筠的《女子》、陳龍偉的《出口》），亦
有劇情長片，鄭有傑的《一年之初》、戴立忍的

《不能沒有你》、魏德聖的《海角七號》等，都
曾把這個首獎捧回家。

今年角逐「百萬首獎」的作品，劇情長片、
短片、動畫及紀錄片各有十部，到底有周董加
持，代為寫歌的紀錄片《阿爸》，還是楊力州的
話題紀錄片《青春啦啦隊》能夠奪得首獎？還
是票房逾三億新台幣的《陣頭》取得首獎？是
揚威海外的動畫《願快樂》摘金，還是老人議
題的《我愛恰恰》得獎？不論長短，不分類
型，「百萬首獎」令人佩服的，是其對於創作
多元的尊重。

或許我們可以稍稍追溯一下關於「台北電影
節」的前世今生。電影節最初是由侯孝賢領導
的「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策劃。「台灣電影文
化協會」成立的目的，便是提升製作及行銷水
準，提供交流管道，同時亦舉辦各類教育活動
以培訓人才。於是我們毫不意外，為甚麼「台
北電影節」一開始便定位在培育及鼓勵台灣本
地創作，並且容納了劇情長片以外的製作，使
創作更見多元。

這不是為了比較，倒是希望學習。我們曾經
有過香港電影發展基金，後來有電影發展局，
委員一堆，投入資金數億，弄過甚麼「New
Action」計劃推介過本地新世代導演，然而數年
過去了，能夠藉此冒起的不多，我們連這個甚
麼「新世代」的名號都來不及搞清楚，已是另
一個世界了。

熱血的《陣頭》
有份角逐「百萬首獎」的電影之一，是今年

年初備受關注的電影《陣頭》。影片即將於六月
中在香港上映，然而本地成績如何，我卻不敢
寄予厚望。影片是曾獲金鐘獎的電視劇製作人
馮凱轉戰電影圈的首部作品，把台中一名另類
法師帶領的另類少年——中輟生、飆車族、吸
毒者、酒店牛郎、多次出入監獄的前科犯——
所組成的九天民俗技藝團的真實故事搬上銀
幕。影片中上有長輩傳統，下有團員質疑，這
個另類的法師阿泰，決定用自己的方式，背起
鼓，扛起神明，帶㠥年輕團員踏上環島之路。

即使我們無法明白台灣陣頭文化是怎麼一回
事，也不懂得扛㠥三太子（哪吒）神像的辛
勞，《陣頭》卻是一齣明明白白的熱血電影，
令觀眾也熱血沸騰起來——當然，還有劇中那
個三太子娃娃也成為詢問度甚高的暢銷品了。
影片最後以3.15億新台幣謝幕，為台灣電影揭開
亮麗的2012年度。

或許初次執導的馮凱並不年輕了，生於1980

年的張榮吉，過往的作品包括話題紀錄片《奇
蹟的夏天》和最佳劇情短片《天黑》，這次的

《逆光飛翔》是他的首作，亦是從《天黑》延伸
而來的作品。故事描述一個琴藝精湛卻失明的
男孩裕翔，和一個嚮往舞動人生卻失意的女孩
小潔，兩個身處不同世界的人物交集出的生命
火花。

《逆光飛翔》同時入圍「國際青年導演競
賽」，與其他來自不同地區的年輕導演一較高
下。

另一位「百萬首獎」入圍者，也有份競逐
「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是楊雅吉吉。繼《冏男孩》
後，他的新作《女朋友．男朋友》找來桂綸
鎂、張孝全、鳳小岳主演；憑《十七歲的天空》
備受關注的陳映蓉，這次帶來新作《騷人》；
曾任李安《推手》副導的周旭薇，有參賽作品

《金孫》；新銳導演蔡銀娟有生態電影《候鳥來
的季節》；還有曾經在香港上映，林書宇的

《星空》。

如何打造香港新世代？
然而在這一堆片單當中，我們要看的並不只

是一些人名，而是這些人出現在這裡的軌跡。
林書宇、張榮吉等人，早有拍攝短片的經驗；
蔡銀娟從獲劇本獎一路走來；楊雅吉吉與公視、
台視等有多年合作經驗；馮凱則是出名的電視
製作人。這樣的履歷，讓我們得以了解台灣電
影新世代的到來，並不是隨隨便便弄一個甚麼

「New Action」、新世代的名號，然後找來一堆或
新或舊的導演巡迴「演出」便可成事的。

在香港政府成立文化局之前，這些經驗卻可
作為前車之鑑。從電影發展基金到電影發展
局，漂亮的口號提出不少，資金的投入有了，
市場推廣（似乎更㠥重香港以外的市場）與支
援這類大眾看不到的服務，假設也做了，多年
下來，呈現在大眾面前的成績單呢？

作為鼓勵本地創作的台北電影節，其實是個
收割的派對，不論最後百萬首獎落在哪個作品
手上，當中我們卻可看到豐富的、多元的作品
展示，要走到這一步，有劇本的推廣與鼓勵，
有各類短片、紀錄片的發展，還有各種實踐
—實踐的渠道，並不局限於電影圈，而是包
括廣告業界、電視業界，都成為培育新人的途
徑，於是環環相扣的影視產業之間能夠迸出火
花，一次展示的台北電影節，驕傲地打出「就
是這Young」，返顧香港本身，新人有的是，然
而每次都說投入多少資金，開拓甚麼市場，最
簡單的一環，此地的生態，健康發展了嗎？

對於海峽彼岸的電影盛事，我們有印象的大抵是歷史悠久的金馬影展，及於影展

中頒發、有不少香港電影曾經獲獎的金馬獎。

然而金馬影展近年平平無奇，倒有台北電影節異軍突起，更標榜鼓勵台灣電影創

作。近年台灣電影狀態大勇，不但票房與口碑俱佳，更難得的是新人輩出，不少年

輕導演都已能獨當一面，擔起台灣電影新世代的大旗。

今年的台北電影節以「就是這Young」為主題，開宗明義談年輕世代。相較之

下，香港電影說「新世代」，談新晉，談來談去，依然花果凋零，周星馳以四十之

齡得「傑出青年導演獎」，二十多年前已當導演的潘源良可以角逐「新晉導演獎」。

此地談「新晉」、「年輕」，倒另有一番有趣的見解。 文：洪嘉

「Things are bad, but life goes on.」這是《感官失樂園》（Perfect
Sense）與荷里活過往「末日」災難片最大的不同之處。兩位寂寞、
迷惘又敏感的男女主角，發生後巷曖昧情愫，卻因為一場未知病毒
的流行，在逐漸失去嗅覺、味覺、聽覺等五官功能後，成為彼此的
愛的拯救。對疫情的恐懼和失控，對疫區及病患者的封鎖和軟禁，
都讓人再熟悉不過。但這次的假想病毒最保留人的尊嚴，因為它不
是從身體破壞和死亡開始，而是攻擊人的意志和信仰：仇恨、謊
言、愛及和平⋯⋯當懷疑開始，餘下的生命將要如何度過？

所以，我們看不到太多視覺刺激的肢體摧殘，卻從始到終都被影
片的陰鬱情調所壓抑。青灰和土黃的主色，一直重複低回的鋼琴加
小提琴主題曲，加上女主角不時穿插其中的畫外音獨白，讓影片有
了形而上的氣質。

男女主演的選擇也加持了電影的特立獨行。Ewan McGregor一如
既往的以「壞小子，好情人」的形象出現，永遠有大男孩的無邪笑
容和隨時瞬間秒殺女觀眾的脆弱哭泣。他在片中出演海鮮餐廳大
廚，對味覺刺激的精雕細琢，專注而享受的職業態度，更凸顯其性
感魅力。值得多加留意的，反而是女主角、曾任邦女郎的Eva
Green。這個塗㠥誇張黑眼線的大眼法國姑娘，即便在《感官》中
的角色是流行病學專家，她的孤冷、永遠穿深黑色衣服以及帶點神
經性緊張的舉止，使得科學家的形象格外另類並充滿人性。從故事
開始，她便深陷感情的迷頓中，直到遇見男主角才逐漸將溫暖釋放
出來，格外感人。

雖然影片從始到終都在講述尋找和獲得愛的故事，但選擇以人類
失去感官來想像世界末日的視角別具深意。感官，特別是嗅覺、味
覺，作為情慾的象徵，既是男女愛戀遊戲的開始，也是一切人性貪
婪和創造的原動力。片中，餐廳老闆在人們喪失嗅覺和味覺後說，

「餐廳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只需要麵粉和水就可以了。」
這對於人們無止盡的追求感官享受的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下，無異於
是一種諷刺。

以對性愛的瘋狂投入來擺脫末世降臨前的心靈荒蕪和無助，已有
不少經典影片在先，比如《巴黎最後的探戈》、《失樂園》等等，
但另一層面，影片導演也力圖避免陷入一種凡事不過如此的虛無
中。當混亂之後，人類的理性還是會佔上風，一切從頭開始。

電影去年在Sundance電影節首映，也表明其走另類風格的路子。
不過，儘管導演曾表示，希望影片帶給人希望和溫暖，但對音樂和
影調的過度依賴，還是會令觀影的情緒低落，恨不得趕快逃離戲
院，和愛侶吃一頓溫馨晚餐。

文章伊始，不轉彎抹角，於1975年播映的《中國超人》，除了加入
了「中國都有自己的超人啦！」的獨有阿Q精神外，其餘的都是

「照抄」日本的《幪面超人》。
或許你以為這七十年代的「山寨式」特攝片，一定是爛得無比

─錯了！若果你看正版的《幪面超人》十分津津有味，那麼亦不
應對《中國超人》有太大的反感。因為無論從角色的造型服裝、特
技，以至故事內容，其實絕不比七、八十年代的正版超人片差。此
外在視覺上，《中國超人》更依從了日本特攝片的竅門，就是雄性
角色會包裹至連樣子也看不到；相反雌性角度，特別是歹角，衣㠥
打扮都是十分性感，賞心悅目。故事中無論是大奸角「冰河魔主」

（劉慧茹飾），抑或是她的手下「電眼魔女」（岑淑儀飾），衣㠥方面
都十分性感兼破格，大抵當年單憑這點，已吸引不少「麻甩男士」
入場欣賞。

另一方面，雖然命名不同，但日式超人最常見的招式造手如「十
字死光」或「無敵飛腳」，中國超人亦有山寨複製，總之務求做到
日本超人有的，中國超人一樣也不缺。至於整個故事情節亦十分雷
同：面對冰封二萬年後破關而出的冰河魔主向世人宣戰，中國超人
基本上都是在有驚無險之下，就將整個邪惡集團連根拔起⋯⋯今日
重看這抄襲得如此張揚的港產片，觀眾大概會十分不屑，甚至視之
為一套「怪雞之作」。可是大家別忘記這齣是三、四十年前的作
品，當時香港的娛樂事業基本上是「抄」回來，仍缺乏原創基礎
─流行曲是唱改編的英文歌；電影大部分都是借人家的橋段而
成，所以《中國超人》抄《幪面超人》，在當時來說不是一件羞家
的事情。

當然，今時今日，我們仍然會批評現時的港產片有「抄橋」之
嫌，但我們心裡倒明白，相比起二、三十年前，今日港產片已甚少
出現明目張膽的抄襲。然而更多的原創性，並沒有令我們的電影帶
來更多的創意和想像力，反而卻換來公式化的千遍一律──昔日我

們還會古靈精怪一大抄，製作出不
少粗疏但天馬行空的電影；但今日
的港產片卻只剩下警匪黑社會變態
佬殺人犯⋯⋯又以此電影的主角李
修賢為例，在容得下各式狂想的七
十年代中，他可以成為拯救世人的
中國超人雷馬，但到八、九十年代
之後呢？則反而被局限成為一個尋
常的香港警察。雖然在戲中他仍然
是當英雄，可是這些角色卻缺乏一
份敢於跳出現實框框的想像力──
所以香港向來不缺好戲之人，沒有
的，只是一些開拓觀眾想像空間的
故事和角色。

台北電影節

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Young

■2012台北電影節，開宗明義要談年輕世代。

就是這


